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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孔子之前的中国早期礼仪活动过于注重外在的形式而不是内在的真情实感，从而带有一定的表演性

质。借助戈夫曼的拟剧论，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早期礼仪活动与舞台演出之间的相似性: 礼制分配舞台上的角

色，礼器作为表演的道具，仪式就是一场接一场的舞台表演。尽管这种礼仪活动旨在教化社会各阶层安于自身的角

色，但由于这种“表演”缺乏真情实感，难以将表演者与其饰演的角色真正融为一体，教化作用有限，终将导致礼崩乐

坏的局面。因此，孔子强调礼须以仁作支撑、礼内在的道德意义正是为了实现角色与表演者的融合，从而增强礼的约

束性与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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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礼》( 《仪礼》《礼记》《周礼》) 为代表的中

国早期礼学经典，记载了大量礼仪活动中的行为规

范，而这些规范普遍带有程式化的表演色彩，与舞台

演出有诸多相似之处。美国学者戈夫曼为分析人类

社会活动所提出的“拟剧论”①，可以用来对中国早

期礼仪活动②加以考察，揭示这些礼仪活动中究竟

含有哪些舞台演出的因素，由此对造成东周末期礼

崩乐坏乱局的原因提出一种可能的新解释。需要指

出的是，现实中的礼仪活动当然是名物制度、典章条

文、行为活动、着装仪容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与升华，因

此本文对于礼仪活动的多角度分析大多在思维层面

展开，而现实中诸因素是相互渗透不可截然分开的。

一、礼制: 角色的分配

本文所称的礼制是指与早期礼仪活动有关的各

种制度性规定，这些规定的目的就是使“贵贱有等，

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1］。换句话说，礼

制的目的就在于“以礼仪确定和显示社会等级关

系，限定皇帝至于平民百姓的生活样式，规范人们的

信仰与道德”［2］104。如果从拟剧论的角度看，这些规

定其实就是在分配角色。一方面，以制度的形式来

确定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谁是观众。在舞台上，主

角是一场演出的中心，配角则配合主角表演。在现

实生活中，就是区分尊卑上下关系。另一方面，这也

是在同一等级的角色中进行区分，为不同的角色分

配不同的剧本，安排不同的角色进行不同的表演。
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由不同的社会成员承担不同的社

会责任。在角色分配完成后，礼制还会以各种方式

阻止角色的僭越，强迫表演者接受各自扮演的角色。
具体而言，礼制对于主角和配角的分配，主要通

过社会等级体现出来，在上者为尊、为主角，在下者

为卑、为配角。譬如，在乡饮酒礼中，依年龄大小分

列尊卑座次，并享有不同数量的菜肴: “六十者三

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 《礼

记·乡饮酒义》) 在宗教活动领域，祭祀不同的神明

须在不同的场所进行，如周代的郊祭之礼须在冬至

后的某一天在王城南郊进行，社祭之礼须在夏至后

的某一天在王城北部或王城宫室右侧社稷坛进行。
不同的祭祀场所有不同的称呼: “王宫，祭日也。夜

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礼记·祭法》) 这种

场所的区分隐含尊卑上下之分: 天神最贵，祀天神的

郊祭须在南郊进行; 地祇次之，祭地祇的社祭须在北

郊进行。这种将角色分配扩大化，乃至给天地山川

万物以角色并区分主次的行为，可以看作人类社会

等级区分在宗教活动上的反映。当然，人类社会等

级最明显的区分还是在政治地位的高低上。自天

子、诸侯、大夫直至庶人，各自依社会等级的不同而

在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所差别。比如日用器具之

制，以“表示身份差别的舆服旌旗、宫室器用等，体

现宗法等级制度”［3］; 祭祀祖先庙数之制，“天子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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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

寝”( 《礼记·王制》) ; 祭祀对象之别，“天子祭天地，

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 诸侯方祀，祭山川，祭

五祀，岁遍; 大夫祭五祀，岁遍; 士祭其先”( 《礼记·
曲礼下》) 。自天子而下，日用器具、祭祀规模和祭

祀对象的数量、范围逐渐减少或缩小，是区分尊卑最

明显的体现。此外，通过不同位置，即舞台站位，也

可区分尊卑。如饮食之礼的燕礼“应当明确的是君

臣有别”［2］78。《礼记·燕义》记载，举行燕礼时先是

“君立阼 阶 之 东 南，南 乡，尔 卿 大 夫 皆 少 进，定 位

也”，然后在设立宾主的席位时，“君席阼阶之上，居

主位也; 君独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适( 敌) 之义

也”。如此站位，其实就是在君臣之间进行角色分

配，确定国君绝对主角的地位，提醒作为配角的臣下

必须配合作为主角的国君，从而确立国君相对于臣

下在政治权力上的独一无二的至尊地位。可见，乡

饮酒礼菜肴数量的多少、不同祭祀场合称呼的不同、
不同政治地位所用器具数量的不同、君臣不同的站位

等，就是为了区别主角与配角，突出演出活动的主角。
主角和配角确定之后，还要对表演者各自的表

演任务继续细化。只有主角与配角、配角与配角之

间相互配合，才能进行成功的演出。如男女因性别

不同，在社会舞台上要承担的角色也不同，所以从小

的培养方式也就有所不同。《礼记·内则》记载:

“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三日始

负子，男射女否。”“三月之末，择日剪发为鬌，男角

女羁，否则男左女右。”“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

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

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男子“十年出就外

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

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

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

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三

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则“十年不出，姆教婉

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共衣

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十有

五年而笄，二十而嫁”。这种从幼儿时就男女相区

别的培养方式，一方面在帮助男女进行与角色相匹

配的技能训练，不至于出现表演失败的情况，另一方

面是让男女逐渐接受自己的角色，最终在每个家庭

中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安排。《周礼》关于建

国置官的设想，其实也基于角色分配。天子之下应

有六官，以天子为中心各司其职，分别负责一部分工

作: 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 地官

司徒“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 春官宗

伯“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 夏官司马“帅

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 秋官司寇“帅其属

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 冬官司空③“掌管天下百

工之职，管理国家的经济发展”［4］3。戈夫曼在《日常

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曾提出“剧班”的概念，

即“表演同一常规程序时相互协调配合的任何一组

人”［5］70。如果《周礼》的设想成为现实，那么天子与

六官将是一个剧班，他们将经常进行联合表演。天

子是演出中的主角，六官均是配角。但配角之间也

有表演任务的不同，每个配角都有属于自己的角色，

都需要展现独特的形象，各角色之间相互配合最终

才能带来成功的演出，缔造天子圣明、六官敬业的形

象。需要注意的是，假如天子需要在六官面前塑造

个人形象，那么六官就不再是配角而是观众，配角将

由其他配合天子的表演者来担任。
角色分配完毕后，还须对角色分配结果进行维

护。配角必须配合主角的表演，不能试图承担主角

的表演任务，即不得“抢戏”，以免角色混乱导致演

出失败。体现在礼制上，就是任何人都必须安于自

己的位置，不得僭越礼制，尤其是在下者不得无故冒

犯在上者。如《礼记·曲礼》所载:“支子不祭，祭必

告于宗子。”宗子在礼制上地位高于支子，在舞台上

戏份也要重于支子。只有宗子可以主持祭祀，支子

不得抢占应由宗子进行的表演。即使迫不得已，也

必须由宗子把主持祭祀这个角色自愿让出。如果个

别表演者因为对分配给自己的角色不满或其他原因

拒绝进行表演，那么按照礼制就必须受到惩罚。如

周代礼制规定，诸侯应在四时朝拜觐见天子，“在办

理相关的政治事务的同时，实践对天子尽忠的政治

道德”［2］81。朝觐之礼是联结中央王朝和各诸侯国

的纽带，起着维系周王朝统一天下的作用。诸侯朝

见天子代表着诸侯承认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代

表着诸侯承认天子才是演出的主角。如果诸侯拒绝

朝见天子，实际上代表着诸侯在试图挑战天子的地

位，而主角的地位是不容配角挑衅的，诸侯这种对角

色分配的反抗必将招致惩罚: “一不朝，则贬其爵;

再不朝，则削其地; 三不朝，则六师移之。”( 《孟子·
告子下》) 拒绝服从角色分配的表演者最终将被逐

出舞台，丧失表演资格。

二、礼器: 表演的道具

成功的舞台表演不只需要由人来饰演角色，道

具的准备同样重要。如果将礼仪活动看作演出，那

么这类演出的道具就是各类礼器。礼器不仅指俎豆

等祭器，而且包括服装、场所、车马、器皿等一切礼仪

活动的物质准备，因其皆属礼仪活动形而下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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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礼器概言之。在舞台表演中，任何表演者“都

只有 置 身 于 适 当 的 设 置 中 才 能 开 始 他 们 的 表

演”［5］19，离开以道具为代表的各类舞台设置，表演

者是无法从事表演活动的。
道具对于表演的帮助体现在多方面。首先，在

舞台表演中人们通常借助服装、道具等辨认谁是主

角、谁是配角，以便将目光聚焦于主角。礼器作为礼

仪活动的道具，也可以让观众迅速明确谁是当前礼

仪活动的中心。如《仪礼·丧服》记载，服丧的亲友

须根据其与逝者的亲疏关系而分别服斩衰、齐衰、大
功、小功、缌麻五种丧服并有相应的守丧时间。根据

所穿丧服，人们可以迅速判断服丧者与死者的亲疏。
其中，“服斩衰的人与逝者关系一定最近，因此也是

家中地位最高的人”［4］92，丧礼主持人须从服斩衰的

人中产生。斩衰作为道具使丧礼参与者知道，穿着

斩衰的人将主导接下来的丧礼活动，配角与观众应

该将目光集中在此角色身上并配合此角色的表演。
其次，道具除了能帮助观众区分主角与配角，还可以

向观众传递各种信息，帮助观众了解当前角色的身

份与特征。如在京剧表演中，身背靠旗的角色必定

是武将，所戴髯口的样式、形状、疏密、长短及颜色则

可表示角色的身份、年龄、容貌和所处的境遇。在礼

仪活动中，如果参与者希望从正面向观众展示自己

的某种形象，让观众认为自己具有某种特征或者能

力，那么 就 必 须 借 助 礼 器 传 递 相 应 的 信 息。《礼

记·玉藻》记载:“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

不去身”。古之君子之所以必须佩玉，是因为古人

认为玉可以彰显自己的德性。《礼记·聘义》记载:

“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德性本身是看

不见的，所以君子必须借助一种道具才能让观众迅

速认识到自己具有德性，玉就是这样的道具。此时

玉已经不再是一种矿物，而是君子德性的象征。士

相见礼中，士人之间相互拜访须赠送礼物，但礼物价

值的高低并不是重点，重点是礼物的象征意义。普

通士人所选的礼物主要是雉鸡，大夫所选礼物主要

是大雁，卿大夫所选礼物主要是羊羔。这三种礼物

各有意蕴，雉鸡象征高洁、大雁象征自律、羊羔象征

群而不党。士人以这些礼物作为道具，来向观众展

示自己所具有的品格。如果表演者试图向观众传达

较多的信息，那么借助的道具也会较为复杂。如

《周礼·春官》规定，天子祭祀昊天上帝与五帝时须

穿一种被称为“大裘冕”的礼服，上面绘有十二种纹

饰，分别为日、月、星辰、群山、龙、华虫、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十二章纹各有其伦理寓意，如日、月、
星辰象征光明，能照临天下; 山象征稳重; 龙象征富

有神性，等等。这种绘有十二章纹的礼服具有多种

作用: 第一，这种礼服可以迅速让观众确定天子作为

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因为各级统治者会根据权位的

高低身穿不同的礼服，只有天子的礼服可以有十二

种纹饰，诸侯到士的礼服纹饰依次减少，平民的礼服

则不得绘纹饰。第二，这种礼服可以帮助天子塑造

自己的形象。天子必须以一种高效率的方式告诉观

众自己拥有哪些能力，说服观众自己有资格成为最

高统治者，而礼服的章纹就可以起到类似靠旗和髯

口的作用，使观众迅速获取天子这个角色具有的各

种信息。第三，道具在表演中还可以用来塑造场景，

告诉观众某位角色当前在何地进行何种活动，使观

众更好地把握剧情。早期的礼仪活动种类繁多，涉

及生活的各个方面。虽然这些活动大致可归纳为

吉、凶、军、宾、嘉五大类，但五大类下还有种种细小

的划分，每种礼仪活动都有自己的目的，观众借助礼

器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当前的礼仪活动是为何种目

的而开展的，不至于在领会礼仪的用意上发生错误。
古人认为鬼神与人一样都要进食，这种观念反映在

祭祀各类鬼神的活动中，而祭祀活动又是早期礼仪

活动的主要内容，所以早期的礼器主要是食器，如

鼎、簠、簋、豆、敦、俎等，都可以用来烹煮或盛装食

物。因此，一看到礼器是各类食器，就可以确定这场

礼仪活动是在祭祀某个鬼神，再结合礼器数量与盛

装食物的种类，甚至可以具体确定究竟在祭祀何方

神圣。如国君派遣军队出征的遣将之礼，其中一个

重要环节是国君授节钺于大将军。钺是一种武器，

形状近斧而体积大于斧。遣将之礼是军队出征前的

礼仪活动，目的不在于祭祀鬼神，而在于鼓舞士气、
强调师出有名，所用礼器就不再是食器，而是武器。
不同的礼仪活动会使用不同的礼器，而这些礼器往

往并不会实际使用，只是作为一种象征，让礼仪活动

的参与者明确当前礼仪活动的种类及礼仪活动的目

的。事实上，鬼神不会真的用食器烹煮食物，食器只

是表达祭祀者希望鬼神得飨的愿望; 大将军也不会

用国君授予的钺来作战，授节钺之礼只是希望军队

能克敌制胜。正如舞台上的道具往往无法真正派上

用场，仅仅只是模仿现实中某物的外表，让观众明白

这种道具象征着何种物品、角色目前在进行何种活

动而已。最后，舞台表演中还有一类特殊的道具，其

作用是阻止观众获取某些信息。从拟剧论的角度

看，尽管前台是表演的重点，但后台同样不可或缺。
角色在前台的表演是从正面塑造自己的形象，但只

有在后台才可获得宝贵的休息时间。“在这里，表

演者可以放松一下，放下道具，不说台词，甚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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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忘掉自己扮演的角色。”［5］98 表演者在后台会停

止表演，将自己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而这种真实很

可能破坏表演者在舞台上塑造的形象，所以必须采

取措施将观众与后台隔开。后台必须是观众无法进

入甚至无法窥探的区域，而要制造出后台就必须借

助一定的道具甚至由专人把守。在礼仪活动中，有

一部分礼器的作用就是制造后台。如君主冕前之

旒，虽然历史上对于旒的用途有各种解读，如体现君

主威严、提醒君主目不斜视、象征君主包容小的过失

等，但如果从拟剧论的角度看，旒还具有制造后台的

作用。国君地位特殊，言行举止乃至面部表情都会

被人注意，所以国君要塑造形象就必须注意自己的

一言一行甚至面部表情。长期处于前台时，国君由

于劳累或者过失，常有不符合角色的表演，所以为了

保证表演的效果，国君必须经常隐于后台，只在需要

时才走上前台表演。旒就相当于舞台表演中的幕

布，隔开前台与后台，国君的脸隐于旒之后，他人无

法窥视到国君的面部表情，国君此时就在某种程度

上隐于后台，可以暂时停止表演，获得休息机会。虽

然制造后台的确很重要，但客观来说，这类礼器只是

少数，大多数礼器还是用来从正面塑造角色形象的。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活动

本身归属于礼仪活动，军事活动中也有诸多礼仪活

动，可见礼仪活动对于先民的重要性。礼器是礼仪

活动不可或缺的，自然会受到特别珍视: “君子虽

贫，不粥祭器; 虽寒，不衣祭服。”( 《礼记·曲礼》) 如

果祭器、礼服等礼器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使用，那么就

难以保证在开展礼仪活动时有足够且合格的礼器，

所以礼器必须与日常生活所用器具分开，仅在礼仪

活动时使用。

三、仪式: 舞台上的表演

对于一场演出来说，虽然分配角色与准备道具

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舞台上的表演，角色、道
具、舞台设置等都是为表演服务的。如果将礼仪活

动看作一台演出，那么仪式就是角色、道具、服装等

要素相互配合而形成的最终的表演。礼仪活动虽然

是诸要素的总和，但主体还是仪式，“礼仪礼仪，礼

必须跟仪联系在一起”［6］。
拟剧论将社会成员对于一个社会角色应如何行

为的共同意见称为“剧本”，这样的“剧本”虽然无形

却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角色必须按照“剧本”进行表演

而不能违反“剧本”的要求。礼仪活动同样存在“剧

本”，且“剧本”甚至是有形、成文的。《三礼》对于各

种仪式有着近乎程式化的规定，这些规定细致全面，

不但规定了仪式参与者的言语、行为，甚至规定了仪

式参与者的交流方式。仪式参与者的一举一动、交接

对谈都以文字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参与者没有半点自

由，这些规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剧本”。如《仪礼·
少牢馈食礼》中几段祭礼主人与巫祝交流的记载:

主人朝服，西面于门东。史朝服，左执筮，

右取上韇，兼与筮执之，东面受命于主人。主人

曰:“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

以某妃配某氏。尚飨!”
史曰:“诺!”……遂述命曰: “假尔大筮有

常。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

以某妃配某氏。尚飨!”乃释韇，立筮。
明日，朝服筮尸，如筮日之礼。命曰: “孝

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

配某氏。以某之某为尸。尚飨!”
祝摈，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 “孝孙某，

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

氏。敢宿!”尸拜，许诺，主人又再拜稽首。主

人退，尸送，揖，不拜。若不吉，则遂改筮尸。
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

曰:“孝孙某，敢用柔毛、刚鬣、嘉荐、普淖，用荐

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飨!”主人

又再拜稽首。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主人在祝史的帮助下与

祖先沟通，一言一行都被规定得清清楚楚，仿佛主人

通过这样的流程就真的可以实现与祖先的沟通。这

种仅具有象征意义的规定在《三礼》中多有，如士相

见礼、天子诸侯之间的聘礼都有反复“让”的流程，

且这些推让伴随何种言语、推让几次、最终是否接受

等都已经预先规定好了。再如，凶礼中的荒礼和札

礼是为应对灾荒和瘟疫而进行的礼仪活动，这两项

礼仪活动有一个共同的环节，就是天子及诸侯、大夫

都要刻意表现得食不知味、忧心忡忡。在这类仪式

中，“剧本”规定了每个角色需要做出何种动作、背

诵何种台词，表演者仅需要使外在言语和动作符合

“剧本”的规定就可以被认为“合礼”，至于表演者在

表演时的内心动态，其他人无从得知也无须考虑。
这种无须触动内心情感只流于形式的言行在参与者

看来就只是一场表演，自己仅仅是个表演者。郊祭、
禘祭、社祭等大型礼仪活动就是一场大型演出。天

子及其他仪式的参与者组成一个“剧班”共同进行

表演。“剧本”对每一个角色的站位、动作、台词都

有详细规定，角色只需按“剧本”表演就可以完成一

场又一场大型演出。至于这些仪式原本希望达成的

·92·



祭祀天神、荐享祖先、礼敬地祇等目标是否真正达

成，全体表演者与观众均无从得知也无须考虑。虽

然此类仪式参与者众多、声势浩大、程序周到，但因

其未将内心情感作为重点，本质上依然只能是表演。
礼仪活动的器皿、服装、场地、动作等都与日常生活

中的同类事物有所不同，这些因素使参与者感受到

礼仪活动与日常活动的区别，增加了礼仪活动的仪

式感与神秘感。但问题在于，仪式感、神秘感从另一

方面来说就是分离感和不真实感，在这种分离感之

下，表演者无法将舞台上的角色与日常生活中的真

实个人融合起来，反而会感到礼仪活动只是表演，日

常活动才是真实的。即使周公制礼作乐，将礼仪创

造为贵族日常生活的细密规范和严格秩序，但只要

没有内心情感的支撑，那么这种要求对于贵族来说

也无非是长时间的演出而已。外在的表演并不需要

内在的真情实感，只要善加掩饰，那么除表演者本人

外，谁也无法窥探到其内心的情感，表演者如果对自

己被分配的角色不满，完全可以表面礼节周到而心

怀不满。如果有一天表演者拒绝进行这种表演，那

么这场演出也就彻底宣告失败了。周代的礼乐政治

最终以礼崩乐坏的结局收场，很大程度上就是诸侯

对自己被分配的角色不满，不愿继续进行这种不真

实的表演，试图反抗既有的角色分配。
早期礼乐的制定者或许意识到了个人与角色分

离的危险，于是在个别篇章中把“敬”字提了出来。
《礼记·祭统》有云:“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也，此祭

之道也。”只不过，从实际情形来看，这种努力收效

甚微。一方面，这种对内心情感的要求始终不是早

期礼仪活动的重点; 另一方面，早期礼仪活动种类太

过庞杂，形式太过烦琐，《礼记·中庸》甚至有“礼仪

三百，威仪三千”之称，形式复杂到如此地步，就很

容易掩过内容，导致敷衍了事的形式主义或口惠实

不至之伪君子的盛行。后世学者批评中国古代礼乐

活动“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7］，“夫繁饰

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8］，确实是一针见血。
可以说，中国早期礼仪活动的失败几乎是注定的。

四、结语

中国周代及以前的早期礼仪活动过于注重外在

形式，最终以礼崩乐坏的结局收场。儒家虽然注重

礼乐，但也对礼仪活动做了大规模的变革。一方面，

孔子清醒地认识到流于表面的礼仪活动难以维系，

所以将礼仪活动的重点转移到了参与者内心的真情

实感上，强调“祭如在……吾不与祭如不祭”“人而

不仁如礼何”( 《论语·八佾》) ，而外在形式可以“称

家之有无”灵活调整，不必拘于一定的形式。这实

际上是在追求礼的内在性，追求人对于角色的接受，

试图实现人与角色的融合，以此避免角色与人分离

而导致表演失败，从而增强礼的约束性与说服力。
另一方面，经过孔子改造的礼仪活动不再把犒赏

“怪力乱神”作为目的，而是大力发展教化意义，将

“民德归厚”( 《论语·学而》) 作为开展礼仪活动的

目的。此后，礼的外在形式和内在道德性逐渐分离

乃至彻底分道扬镳，儒家将内在道德作为礼的核心，

形成了儒家礼学; 礼的外在形式则被法家发扬光大，

形成了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依靠国家力量保证实施。
虽然孔子减少了礼仪活动中的表演成分，但并未也不

可能将其彻底消除，儒家的礼学在一定程度上依然需

要个人承担某种角色，以这种角色应有的行为来规范

个人行为。如此看来，早期礼仪活动没有彻底消失，

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新生。但是，儒家的礼学思

想毕竟不同于早期的礼仪活动，如果要对儒家的礼学

思想进行分析，拟剧论的视角显然不再适用。也许，

强调人不是在扮演 ( play) 角色而是在角色中生活

( living) 的“角色伦理”可能是一个不错的视角。

注释:

①拟剧论是从符号互动论发展而来的说明日常生活中人与

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论，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是其

积极倡导者。其代表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大量使

用舞台表演术语，如前台、后台、剧班、观众、角色失范、表演

失败等来描述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将拟剧论发挥到极致。
②古代礼仪纷繁复杂，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胜枚举，本文

仅选择某些具有代表性的礼仪活动作为例证。
③周赟《中国古代礼仪文化》认为，《周礼》原书应有 6 篇，然

而最初仅发现 5 篇，河间献王为补全该书曾悬赏千金，终

无所获，故只能以内容类似的《考工记》补作第 6 篇《冬

官》呈献给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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